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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要跳楼！你们快

来呀！”昨天上午 10点左
右，快报连续接到多名报
料者电话，称一名男子爬
到双桥门一小区的 高 楼
上，站在楼顶边缘处，情况
非常危急。

记者迅速赶到现场。在

双桥门东北侧的这个小区门
口，停放着 4辆警车和一辆
消防车。小区一栋居民楼下，
聚集了上百名围观者，一名
中年男子指着楼顶告诉记
者，“就是那个人，他走来走
去的，刚刚把自己穿的衣服

扔下来了，看上去情绪激动，
真让人揪心！”

记者抬头往上看，隐约
看到一个人站在楼顶上不停
地走来走去。记者来到楼内，
电梯没有开，楼内正在施工
的工人告诉记者，这栋楼还

没有人住，要上楼只能爬楼
梯。顺着楼梯，记者一口气爬
到24楼。阳台上，有多名警
察、全副武装的消防队员，还
有两名保安和五六名记者。
在阳台外的一个小平台上，
站着一名赤裸上身的年轻男

子。这处小平台2米多长，宽
仅 0.4米左右，该男子站在
平台上，十分危险。

阳台与小平台之间是一
道高 1.7米左右的宽大外
墙，众人无法靠近该男子，只
能隔着墙与该男子对话。由

于天太冷，该男子在小平台
上不断地走来走去，在场的

人劝该男子穿上衣服，一名
保安甚至脱下外套，但该男

子摆了摆手，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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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台上，一名男子不

断地劝说站在平台上的民
工，“你快爬上来吧。”据了
解，欲跳楼的男子刘某，今年
29岁，宿迁人，正在劝他的
是他的弟弟。

记者将刘某弟弟喊至一
旁，他介绍，哥哥是他介绍到

这个小区从事铝合金门窗安
装调试的。“我们一共有10多
个人，从今年7月份干到这个
月，工钱一直没有拿到，门窗厂
说没有钱给工人。我哥哥是没
有办法，才这么做的。”

刘某弟弟说，他们是为

一家名为“南京双全”的门
窗厂干活的。刚刚警察联系
上了门窗厂的一名负责人，
这名负责人赶来和刘某对话
后，就下楼了。记者问刘某到
底有什么要求，刘某情绪激
动地说：“我要了几次钱，都
没有要到。如果到中午 12

点，还看不到钱，我就从楼上
跳下去。”记者问欠其多少
工钱，刘某表示大概有 8.5
万元。

在该楼楼顶，正在施工
的两名民工看到刘某，不禁

摇了摇头，一名民工对刘某
深表同情：“他也是没办法
呀！如果我们民工能及时拿
到工钱，谁会好好地爬到楼
顶跳楼呀？跳楼还不是被逼
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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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门窗厂的负责人仍未过来。
尽管众人苦苦劝说，但刘某
态度非常坚决。

上午 11点半左右，秦虹
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南京
双全”门窗厂的那名负责人
姓王，因为劝解没有效果，他

已经下楼了，正与在楼下的
派出所所长商量对策。记者
打通了王某的电话，王某说，
“我们不是不给他钱，而是他
们一直没有来跟 我 们 结
账。”最后，在记者的协调
下，王某表示，“他从楼上下

来，我们可以根据记录，和他
们结账。”但王某说，工钱绝
对没有8.5万那么多。

随后记者与在场的警察一
起，来到了阳台处的外墙边，告
诉刘某，门窗厂已经答应付钱
了。但刘某仍然不肯相信，他表

示要亲眼看到工钱才行。警察
说：“你看，媒体记者都在场，
门窗厂已经答应了，如果反悔，
我们去找厂里，这样还不行
吗？”刘某听后，态度缓和下
来，记者与刘某的弟弟等人见
状，一起劝说刘某先翻进阳台。

刘某迟疑了半分钟，最终主动
翻过外墙，进入阳台。此时，时
间是上午11点55分。

看到危险解除，众人不
禁都松了一口气，警察随即
将刘某护送下楼，带上警车。
警察表示，警方会督促厂方

及时支付民工工钱，但警方
也要追究刘某的治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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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中，讨薪民工赤身站在24楼，快报记者协调施救

LMNOPQRSTU VW2X !" YZ[P

#$N?.\]^_`abcdefg #% h6

?67ij2Pkl23Pmn96opqrs

tuv?/wU xyCDEFz?{|P}~]

^���96P���1�f�R~����U

! "

"��CD ���

“市容人员收了我80元，
却只给一张白条，连一个票据

都没有。”昨天，在南京市雨花
台区油坊桥做生意的黄先生
颇为不解。

黄先生是一手艺人，为了
谋生，本月初来到油坊桥租了
一间门面房开店。为了招揽生
意，他找人做了一个招牌，准

备挂到门头上。“上午，别人刚
将做好的招牌送来，就有几名
市容人员进入店里，要我交
100元招牌空间占用费用。”
黄先生说，“市容人员还出示
了收费依据，一番讨价还价交
了80元。”令黄先生不解的

是，收钱后，市容人员并没有
开出正规票据，而是给了他一
张白条，上面写着“今收到人
民币捌拾元正（!）市容办刘
某某”。“我很怀疑，这笔钱能

否真正进入国库。”
昨天下午，记者拿着黄先

生的这张白条来到西善桥市
容办，一负责人说，他们的收
费内容中的确有空间占用费，
依据主要是宁价费（!""#）
243号文件，“一般根据招牌

的大小，按每平方米每天 0.1
元收取。”这位负责人表示，只
要是收费，他们肯定会给对方
开出正规的票据，绝不允许打
白条。这位负责人还立即把打
白条的刘某某叫了过来。面对
白条，刘某某解释道，由于票据

管得较严，他们出去收费时不
随时携带，一般是收钱后，先打
白条给对方，然后回来把票据
开好后，再通知对方来换领。

对此解释，黄先生并不认
同，“他们打白条给我时，并没
有告诉我日后可以凭此白条

去换票据。”市容办负责人表
示，他们将对此事进一步调
查。 ��C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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